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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白鲸》是赫尔曼·梅尔维尔创作的19世纪美国最

伟大的文学作品之一。小说讲述了主人公亚哈船长带

领裴廓德号和一众水手追捕白鲸莫比·迪克的故事。亚

哈船长是一位性格复杂的人物，一方面他急切固执地想

要向白鲸复仇，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位执着和煞费苦心的

人。在故事的最后，除了叙述者以实玛利之外，亚哈船

长和整艘船都在追逐白鲸的过程中走向了毁灭和死亡的

结局。

关于船长亚哈的讨论有很多，许多学者从宗教、哲

学或原型的角度展开分析。对于亚哈的形象，一些学者

倾向于将亚哈解读为一个悲剧英雄，关注亚哈对白鲸的

执着追求，学者方芳（2010）认为亚哈病态狂躁的疯子

形象是一种误读，而应当从原型批评的视角出发，将亚

哈解读为一个悲剧英雄，这是因为其母题、特征、寓意

和叙事模式与荣格以及弗莱的原型批评理论相一致。学

者高于民和余海（2006）也认为亚哈是一个悲剧英雄，

但他们的讨论主要是围绕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展开的。他

们认为亚哈的悲剧在于他打破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

系，他无法同自然和谐共处，尽管如此，他们仍然认为

亚哈是一个英雄，因为他有着和自然斗争的决心。

然而，本文认为，尽管亚哈身上存在着某种英雄气

质，但是他的行为无不证明他也是一个神经质的人，时

常处于不可控的癫狂之中，面对白鲸时，他往往失去理

智，最终被自己无法反抗的邪恶欲望所杀死，除此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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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于白鲸的憎恨也来源于他对于白鲸的恐惧以及对于

白鲸造成的自我尊严的丧失。因此，本文将从弗洛伊德

精神分析批评的视角来分析亚哈船长神经质和癫狂的性

格，解释其神经质性格背后的原因，试图揭示他的悲剧

是由于他的性格所导致的。

一、弗洛伊德的心理模型：三重模型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是奥地利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

家。他是精神分析学的先驱，精神分析学是一种理论体

系和实践方法，用来科学地解释人们的潜意识在意识的

面纱下如何影响我们的行为和感受。逐渐地，弗洛伊德

对精神分析的贡献被应用到文学作品的解读中，形成了

一种被称为精神分析批评的文学批评思潮。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和实践的基础是他的心理

模型。他提出了三个模型，本文将采用第三个修正模

型——三重模型，又被称之为结构模型，作为分析亚哈

人格的理论基础。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该模型将人的

心理分为三个部分，包括本我、自我和超我。

本我与我们内心深处的欲望有关，它是隐秘的、黑

暗的、非理性的、别人无法发现的。它总是寻求本能的

满足，难以控制。“本我是最古老、最原始的心理机制，

代表着人格的生物学基础。它是基本本能驱力，特别是

性（力比多）驱力的储藏地，它驱使着人们去寻求快

乐”（Lapsley and Paul，02）。

该模型的第二部分是自我，它与本我相反。自我是

指精神生活中的理性部分，它符合现实原则，所以它可

以限制本我的深层欲望，或者将其转化为社会可以接受

的另一种形式。“自我的工作是调节本我的本能欲望，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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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将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批评来解读小说《白鲸》中亚哈船长的性格特征，旨在更深入地理解亚哈

船长的性格悲剧。本文认为，船长亚哈的悲剧来源于他的人格冲突，即本我、自我和超我的矛盾，对于白鲸的阉割

恐惧以及自身的残疾，三者共同作用，造就了亚哈的悲剧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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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这些欲望以某种非破坏性的方式被释放。（150）

第三部分是超我，它代表着社会的伦理标准。与本

我相反，超我根据道德原则运作，主要是为了保护社会

和我们免受本我的伤害”（151）。人的精神生活的三个部

分各有其功能，这三个部分处于一种自然的平衡状态。

如果这种平衡被打破，一个人就会陷入神经症。

二、亚哈的人格冲突

在小说中，由于亚哈的人格存在冲突，他陷入了神

经症。他隐瞒了他猎捕白鲸的邪恶愿望，所以裴廓德号

上的所有船员都不知道他的真实意图。他坚持要捕杀白

鲸，因为对白鲸的报复能给他带来立竿见影的满足感。

白鲸是他隐秘的欲望，是他最黑暗的愿望，也是他最深

的恐惧。亚哈总是郁郁寡欢，除了捕杀白鲸，没有什么

能让他开心，捕杀白鲸成了他唯一的乐趣。只有杀死白

鲸，他才能回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去。

随着裴廓德号的长期航行，他的欲望也失去了控

制，没有什么能阻止他的复仇。因此，亚哈的本我是无

法控制的，它必须获得立即的满足才能使它平静下来。

对于亚哈来说，白鲸总是让他想起失去一条腿的痛苦和

折磨，这条腿是他身体的一部分，也是他尊严的象征。

在他眼里，白鲸既邪恶又聪明，因为它似乎知道如何追

随和击败人类。鲸鱼作为一种动物，一种自然的象征，

似乎在打击亚哈的内心世界，因为这意味着亚哈是脆弱

的，他甚至无法战胜动物。因此，他必须找一个牺牲者

来承受他的愤怒、嫉妒和仇恨。毫无疑问，白鲸就是受

害者。

同时，由于本我的力量强大，他的自我也不能发挥

任何作用，因为亚哈已经失去了理智和理智。在裴廓德

号上，现实是，如果亚哈继续追逐白鲸，他一定会和他

所有的同伴一起冲向死亡。然而，即使他意识到自己会

在与白鲸的战斗中失去生命，他也不遵循现实原则，只

是让自己的欲望控制了自己的思想。于是，自我的调节

作用失去了效力。他的本我如此强大，以至于压倒了自

我，也就是理性还有逻辑。亚哈无法抑制自己的欲望和

本能，他心灵的超我也无法发挥作用。根据弗洛伊德的

理论，超我代表了所有的社会道德限制。然而，在亚哈

身上，很难找到能够限制他的道德。为了满足自己的欲

望，他选择欺骗别人，拿别人的生命做赌注，强迫别人

接受他的方向和计划。他心灵的冲突导致了他的疯狂、

狂躁和自私。他被自己的邪恶欲望所折磨，却又无法摆

脱它们，最终陷入神经症。

三、对白鲸的阉割恐惧

根据弗洛伊德的说法，阉割情结指的是一种阻止男

孩对母亲产生乱伦欲望的恐惧。而这种恐惧直接来自于

他们的父亲。男孩们之所以会经历阉割情结，是因为他

们想要证明自己是强大的。然而，当他们意识到自己面

前有一个更强大的男人时，这种欲望就会被扼杀或阻止。

“他（男性）根深蒂固的理想是证明自己有足够的能力

和实力去追求所渴望的满足。他最害怕的是，面对这个

世界的挑战时，自己的无能为力；以及当他相信自己的

活动时，他会被生活阉割。”（Maninen，01）

在这部小说中，白鲸引起了亚哈的恐惧，因为它似

乎是一个亚哈无法完成的挑战。他被白鲸这个强大的物

体阉割，意识到白鲸是不可征服的，这证明了他的能力

和力量是不够的，他无法从未完成的欲望中得到满足。

亚哈对于阉割恐惧的另一部分也来自于他意识到自己不

是自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我们意识到自己不是这个

统一世界的一部分时，我们就会感到一种渴望。这种渴

望与我们渴望回到前俄狄浦斯的状态相对应，在这种状

态下，婴儿无法区分主体和客体，只能与外部视觉形象

进行认同。而和谐的视觉纽带往往由于父亲或社会禁止

孩子与母亲的关系而被打破。”（Swanson，01）这意味着，

当一个人意识到他是宇宙中的一个客体，而不是主体时，

他就会怀念孩提时代，怀念与母亲不离不散的日子，怀

念与大自然最强烈、最自然的联系。然而，这种与母亲

的联系会被父亲或社会所终止，而转化为对父亲法则的

认可。

然而，在小说中，亚哈拒绝认可父亲的法律，他无

法忍受自己成为宇宙的客体，而白鲸是主体的感觉。白

鲸代表着父亲的法则，它阻止了他与自然的统一，并以

砍掉他一条腿的方式惩罚他。他想征服自然，统治海洋，

但这一目标被白鲸阻止了。在这里，自然象征着他想要

占有母亲的强烈欲望，而白鲸象征着父亲或父亲的法律，

阻止了他。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亚哈不愿意断绝

他与自然的关系，相反地，他竭力要恢复这种关系，因

此，他必须杀死那条在他与自然之间形成障碍的白鲸。

因此，白鲸可以被看作是父亲的律法，是他和母亲

（自然）之间的视觉屏障——是把孩子分开的父亲。“亚

哈，像我们所有人一样，不能回到以前的世界，但和我

们大多数人不一样的是，他固执地继续尝试，直到他被

毁灭。”（Swanson，2）因此，白鲸是萦绕在亚哈周围的

巨大恐惧，阻止他满足自己的欲望来证明自己的能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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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他没有很好地处理这些欲望，也没有找到一种可

以接受的方式来释放它们，而是选择与它们纠缠，直到

他筋疲力尽并被杀死。

四、身体的残障

许多学者认为，亚哈的偏执狂性格是由他身体的残

疾造成的。失去一条腿的意义对亚哈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他选择牺牲自己的生命来弥补尊严的丧失，尊严的丧失

以失去一条腿为代表。亚哈船长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残废，

他的残疾也意味着他在人格方面是残缺的。也就是说，

亚哈身体的创伤构成了他人格的一部分。这种残疾既是

生理上的，也是心理上的。但是，为什么失去一条腿会

对亚哈产生如此持久和可怕的影响呢 ? 要回答这个问题，

有必要找出他被肢解的那条腿的隐含意义。

首先，它是丧失行为能力的含义。Tombari（1998）

指出“亚哈失去血肉之躯的模样……被解读为一种在心

理层面极具摧毁性且如影随形的存在，时刻提醒着他

自身的卑微，成为了他能力欠缺的一个永远的烙印。”

（62）在小说中，尽管亚哈失去的那条腿被一条象牙腿代

替了，但这条奇怪的腿似乎使他对那条真腿的记忆更加

鲜活和清晰。这条象牙腿让他想起了自己在与白鲸的战

斗中失败的经历。其次，这条腿象征着尊严和价值。“梅

尔维尔暗示，在面对外部阻碍时，一个人保持直立行走

的能力是一个人内在尊严和价值的标志”（Tombari，63）

对于一个水手来说，直立的能力是必要的，但亚哈失去

了这种能力，因此他失去了作为一个水手和捕鲸人的价

值。因此，他急于杀死白鲸，以证明自己作为船长和水

手的内在价值和尊严。最后，这条失去的腿与个人的接

受和认可有关。对亚哈来说，失去的那条腿成了他的身

份和他自己的标签，这是他无法接受的缺陷。他切断了

与周围人的关系，将自己排除在社会之外，始终带着一

种忧郁的感觉。这些都是他失去一条腿后的结果，但他

却无法应对。

结语

尽管亚哈是一个英雄式的人物，但是他也是一个深

陷神经症的人物。从精神分析批评的角度出发，可以看

出他的神经症一方面是源于他人格的冲突，另一方面来

源于对于白鲸的阉割恐惧，以及自身残疾所造成的尊严

和价值感的丧失。亚哈无法控制本我的邪恶欲望，只是

让自己的邪恶欲望吞噬了他的理性，从而完全把自己变

成了一个魔鬼。另一方面，尽管他憎恶白鲸，内心却对

白鲸有着阉割恐惧，他认为白鲸的存在让他成为一个客

体，一个被操纵的客体，阻碍了他与自然的连接。他出

于恐惧必须杀死白鲸，但又深知自身能力有限。身体的

不健全不仅时刻提醒着他的无能，同时也加剧了他对于

白鲸的憎恨。他无力正确处理所面对的一切，因此他不

仅对白鲸，而且对他的同伴都诉诸暴力和愤怒，最终也

在仇恨和盲目之中走向自己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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